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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中译作品集》

杨宪益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定价（已出三卷）：213 元

杨宪益是我国首屈一指

的翻译家，被誉为“翻译了整

个中国”。 《杨宪益中译作品

集》（全五卷） 收录 《奥德修

纪》《鸟》《凶宅》《牧歌》《地心

游记》《罗兰之歌》《凯撒和克

莉奥佩特拉》《卖花女》《近代

英国诗钞》等作品，上至西方

文明发源的古希腊时代的史

诗、戏剧，下至近现代欧洲工

业文明崛起之后的新式文学

体裁———科幻小说及现代诗

歌， 可谓时跨古今、 无所不

包。杨先生的译本成稿虽早，

却久经淘洗， 自问世以来便

哺育了一代代读者。 译文既

紧密贴合文本原意， 保留其

本身的风格样貌， 又充分考

虑了中文读者的阅读理解习

惯， 在还原性和可读性之间

取得了难得的平衡，是“名家

名作名译”的三重结合。

庸叟其实无缘庸
———忆父亲钱剑夫先生与他的五位“贵人”

■钱定平

家父钱剑夫，原名鼎元，又改

名健夫，晚年自号“庸叟”。 其实，

他一辈子与“庸”无缘。 前些年我

应邀回家乡湖南省常德市， 当地

报章竟称：“常德神童的儿子回来

了！ ”此“常德神童”，即指家父。

常德有神童

读书一种子

先说一下神童称呼的缘起。

家父小学三年级时， 学校规

定放学前要对对子， 对子字数与

年级数相同。

那天很冷， 老师出题 “天欲

雪”， 父亲不假思索对曰：“人思

春。”笑谈就此传开：七岁小子懂何

“思春”？ 其实此“思春”非彼“思

春”。但说明，家父小小年纪已懂点

儿“主动宾”结构了。

进了中学，家父未读到毕业，

时任常德国学专修馆馆长的先祖

父毅盫公命他去接受书院教育。

书院，彼时正日薄西山，家父却秉

承父命，扎实地把经史子集“撸”

了一遍。他的这一功夫之“扎实”，

有“例”可证。

家母去世后， 家父晚年很是

寂寞。 我回国后常去看他， 聊聊

天，谈谈“蓬莱旧事”。 不知怎地，

那天忽想测一测他老人家的学问

到底有多深。

我从书架上随意抽出 《论

语 》 《史记 》 《孔丛子 》和 《杜甫

全集 》，又随意从各书中拈出词

句 ，没想到 ，家父基本上能答出

上下文 。 也许是 “同乡 ” 的缘

故 ，他对 《离骚 》特别熟悉 ，能

大段大段地背诵 ， 而且是湖南

的文白 。

有一次 ， 我想找一位 “冷

僻 ”的诗人来为难一下老先生 ，

便选了清朝黄景仁的 “似此星

辰非昨夜 ”， 岂料老人随口便

来 ：“为谁风露立中宵 ”！ 至此 ，

我彻底拜服 。 这也是我后来写

包括黄景仁在内的随笔集 《千

古风流浪淘沙 》的契机 。

家父自小喜欢舞文弄墨 ，颇

富文采；且练得一手好字，小篆、

魏碑和大小楷书兼长。 当然早就

为文学创作而技痒， 从三五少年

时就写诗，写骈文四六体，特别写

文言的或白话的小说。 十几岁青

年稚嫩的作品居然经常见报，也

算不辜负这神童二字了。

落花生相招

香江“落花”生

家父在语言方面颇有天赋 ，

他说长沙话（湘方言，与属于官话

区的常德话不同）、重庆话和英语

都很挺括（沪语，很专业）。

因为先外祖蒋国经将军是日

本士官学校毕业生， 家里颇有点

日本氛围。 先外祖颇看好这位自

己相中的大女婿， 所以鼓励他学

了点日语。 大概也和黄仲则当年

觉得自己生于南方，缺少“燕赵之

气”一样，那年，他出发了，却奔向

当时并不发达的英属香港。

这时， 出现了家父生平第一

位贵人：以笔名“落花生”享誉“五

四”文坛的许地山先生。

在家父搞他稚嫩的“新文学”

创作时，就曾和许先生鱼雁往返。

恰好，1935 年经胡适推荐， 许先

生就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当

即写信给家父让他去港大。这时，

家父的国学腹笥颇符合许先生的

要求， 就先旁听了一段时间。 后

来， 许先生觉得可以转为研究生

了。 可惜， 旋即出现了一只拦路

虎：许先生的研究生须修梵文，以

便将来转向佛学研究。 家父实在

不愿意舍弃国学而去学梵学，考

虑再三， 只得依依惜别———大概

也讲了一些鲁迅先生对藤野先生

讲过的那些话吧。

1985 年 ， 我从美国游学回

来， 港大请我去当客座教授讲授

“计算语言学”。 我跟同事们说起

这件事，他们都称是“父子同校，

辈分颠倒”的趣事。

家父当时住在港岛的摆花街，

可惜要“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在为

《文汇报·笔会》写的《香江文化随

笔》中，我谈到过这条街的今貌。

生平治学杂

博览却有序

回到湖南， 家父才发现 ，和

“英国绅士”许先生相处，在港大

那种浓厚的学术环境里经过一番

熏陶，使他在追求文学之上，更添

了一点学术憧憬： 学习和研究理

论的冲动洪波涌起。

当时， 他在长沙一家报馆担

任编辑， 同时还在湖南大学听自

己感兴趣的一些课程， 他自己称

之为“杂学”。

为了就业、进修、读书，他把

新婚的妻子留在常德老家， 自愿

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抗战爆发后 ， 家父回到家

乡，转行进了当地政府的财政部

门，也就有了研究经济和财政的

机会。

这时，他的第二位贵人出现

了：胡善恒先生。

胡先生，字铁崖，湖南常德人。

先生出身北大， 在日本和英国留

学，著名财政学家。当时，他任湖南

省财政厅长。家父从常德的战时财

政情况出发， 拟定了一个宏大的

“改革计划”，寄给了这位厅长。

也是机缘到了， 胡厅长读后

大为欣赏， 当即把家父调到省府

财政厅任要职。从这时开始，他有

10 年时间都在财经部门工作，就

地取材，近水楼台，研究起财经问

题，写了不少文章和论文，杂而有

致。 以至于抗战胜利后马寅初先

生出版 《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一

书，其中称道家父为“中国著名财

政学家”（大意）。 其实，这位并未

谋面的“学家”只是一位三十出头

的财政职员。 这是后话。 不久，颇

受蒋介石看重的胡先生调任陪都

重庆的国民政府会计处长， 也把

家父和我们全家带去了。 胡先生

不但学识渊博、办事干练，还喜奖

掖后进，为人极好。记得家母因沿

途流离颠簸小产，正当严寒时节，

胡先生竟双手捧着炭火炉子，一

路步行送来我家！ （下转第二版）

陈
尚
君

|

讲
清
杜
甫
离
开
草
堂
的
缘
由

王
宏
图

|

远
方
的
诗
意
与
凶
险

苏

扬

|

从
家
书
看
梁
启
超
的
理
财
观

蒋
狄
青

|

重
回
地
中
海
：

荣
光
、
黯
淡
与
思
索

钱剑夫（1915—2002），湖南常德人，我国经济史学家、

文字学家。 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代局长，上海市银行

总经理。1978年后，任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特约研究员，《汉语

大词典》编委、分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长期从

事秦汉经济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 撰有 《秦汉赋役制度考

略》《秦汉货币史稿》《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等专著及《洞

庭湖的经济价值》《唐代的官僚资本》等论文百余篇。

图为钱剑夫先生（摄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及其部分

专著。


